
第 ４８ 卷 第 ５ 期

２０２５ 年 １０ 月

山东陶瓷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ＣＥＲＡＭＩＣＳ
Ｖｏｌ．４８ Ｎｏ．５
Ｏｃｔ． ２０２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５⁃０５⁃１５

·文化与教育·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５⁃０６３９．２０２５．０５．００２

远古彩陶“生生之动”的审美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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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远古彩陶作为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文化遗存，是先民对“生生”之道的直观把握，蕴含着深厚的

审美意蕴。 先民观天法地，用以形写神的陶器制作观念，体悟天地生生不息之道，形诸器型与纹饰，实现对

生命韵律的形式化把握，表达宗教信仰和宇宙认知。 远古彩陶用以圆形为主的曲线与循环的构图，再现自

然万物周而复始、生生不已的运动规律，触发观者的审美体验，实现动之美与美之动的辩证统一。 远古彩陶

是先民以生命动态为本体的宇宙观的审美显现，是中国美学的“元文本”和生生美学的原型存在。

关键词：彩陶；生生；审美意蕴

　 　 《周易》曰“生生之谓易”［１］２６２，“天地之大德曰

生”［１］２８１，天地以“生”为道，“生”就是善，天地的根

本特性和最崇高的德操就是持续不断地生息化育、

生长变化、化生生命。 孔颖达曰：“生生，不绝之辞。

阴阳变转，后生次于前生，是万物恒生，谓之易

也。”［１］２６３阴阳相继相感，合生万物，“生生”意味着

自然生成、滋生不已、永不停息。 “‘生生’指运动化

的，不断创制生命体的生成过程，它促合万事万物

的有机关联，又不断衍生新的万物，以‘生’而构筑

着万物存在的系统与整体”［２］９。 “生生之动”作为

对宇宙万物系统存在状态的根本描述，表明宇宙万

物始终处于动态创生、不断转化、生生递进的过程

中。 宇宙万物的生成皆依循内在的节奏和韵律，这

种生命本然的律动构成了“生生之动”最深邃的审

美根基，美的呈现和美的魅力，无不来自生命活动

的自由与和谐，无不得自对生命韵律的把握。 本文

重新观照远古（新石器时代）彩陶，并不止于描述

其生成性实体、实物性存在，更是呈现着系统性、

过程性，视其为“生生”存在的动态生命体。 作为

中国迄今发现最早、最系统的彩陶文化，远古彩陶

以多样的纹饰和造型为语言，反映了先民的生产

生活方式，其“动”的生成尽管内蕴先民的技术成

就、宗教观念和宇宙认知，但更聚合着“生生”动

态生命活动体的特质。 一方面，一件彩陶实体器

物制成过程呈现天地人系统整体 “共参”，另一方

面，“‘生生’运行的节奏性及韵律化直视由‘无’

而生阴阳，成为阴阳转换及构合而生成的生命

体” ［２］８。 从艺术与审美层面说，远古彩陶作为中

国早期艺术的杰出代表之一，既真实反映了先民

生命、生存的“生生”原初状态，也是先民深层生

命体验的符号化凝结和原始生命力的美学显现，

不只生动地展示“生生之动”与审美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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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含蕴艺术与美的原始发生及真意。 因为，中国

美学的原始发生，其生成式延展，乃至当代的多

样形态，“生生之动”既是其本质特征，也是其运

演形态，而其本质及形态在远古彩陶那里不只是

雏形，实际已经得以系统整体性体现。

１　 天地之动

天地之为动，且育生、繁生。 人生于天地，人

是为物的生，更为精神的生。 天（阳）与地（阴）

如同“有”与“无”，互为本根，是为天地动而生。

天地之动生成万物，人必生于此。 《周易》 曰：

“天地絪缊，万物化醇。” ［１］２９４天地之动交感而生

万物，原始先民对此有深刻理解，不只行运着劳

作，而且晶化为器物。 天地之动，生由天地而承

命，生、生生即为永续亘久之动。 天地之动为

“本”，人秉天地而生，仰观天文，俯察地理，遵循

昼夜交替、四季轮回、万物盛衰的自然法则，把天

地之律动落实在文明创造之中。 彩陶所塑之形，

所绘之纹经由天地之动与美的浸蕴，将宇宙运行

规律与自然节律转化为视觉形式的审美表达，实

现从自然秩序到人文符号的“生生”跃迁。

先民观天法地，取象制器，彩陶的制作过程

暗合着天地之道。 彩陶烧制并非单纯的技艺，而

是融入了先民对天地自然运行规律的认知，亦为

五行及阴阳的“生生”合成之“器”。 从选土、和

泥、塑型、彩绘到焙烧，每一环节都渗透着先民对

宇宙秩序的模仿与敬畏，暗合着阴阳五行观念。

土，于五行之中，厚德载物，被视为阴阳能量的交

汇点，育就万物生命，“生生”缘此而得以延承。

彩陶以黄河沿岸经过淘洗的细腻黏土为物质基

础，陶土中还会掺入碳化的稻壳和植物杆叶，这

可以视为先民对大地母亲用血肉之躯生养万物

行为的模仿。 与土共和育就万物的是水，土和

水，先民揉捏打湿成泥土，形塑陶坯，圆形器具仿

效天穹，方形器具仿效大地，器型本身就是天地

之象的浓缩。 做好的陶器胚胎用水调和，用经过

研细加工的矿物颜料，绘制出流畅的鱼纹、鸟纹、

蛙纹、水波纹、花瓣纹、旋涡纹等纹饰。 火，使其

坚固、塑形；木，使火成形，窑中木柴烧之，器最终

定型。 高温烧制使陶器变得坚固，同时融化矿物

颜料，形成红色（阳）和黑色（阴）对比鲜明的色

调。 窑火是黏土转化为陶器的关键因素，火的毁

灭与重生之力，使泥土永恒。 因此，彩陶是人类

智慧与火、土、水、木、金的动律融合，是生命与自

然合一，亦为“生生之动”的完美结晶，是天地之

动律的延伸。

彩陶不止为物，更为土承地德，火合天行，蕴

藏天地之道，人顺应天道，效法大地的德行与动

律，成就为天、地、人三才之动律合成“生命有机

体”。 如马家窑类型舞蹈纹彩陶盆（图 １）内壁的

舞者五人一组连臂而舞，步伐一致，形成连贯的

循环动势。 舞者足下绘有清晰的水纹，水波荡

漾，仿佛与舞蹈的韵律同构，实现在有形之舞

（人）与无形之动（天）之间的审美转换。 舞者以

身体的韵律化动作表现“生生”的节奏，水波形

的纹饰寓意自然界的流动与“生生之动”相承，

陶盆的圆周则暗合天体运行，形成“人—地—

天”的韵律呼应，恰似彩陶盆中人与自然共生，

在天地间寻找归属与意义。 马家窑类型舞蹈纹

彩陶盆器身呈圆形，“彩陶舞蹈纹‘尚圆’，不仅

舞者的身姿圆润，而且他们的舞姿首尾相接，无

始无终，循环往复，圆满圆融，具有‘转似回波’

的美学意味……凡事追求圆满既是中国人为人

处世的态度，更是一种辩证的哲学思维。 太极阴

阳求圆、中庸之道求圆、生死轮回求圆，圆是中国

艺术的一个重要精神原型” ［３］。 人作为“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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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是天地的沟通者，承担着“参赞化育”的使

命，以创造性参与实现天、地、人三才和谐共生。

图 １　 马家窑类型舞蹈纹彩陶盆

　 　 “天圆地方”是中国古代对宇宙结构的朴素

认知，古人仰望苍穹，见日月星辰周而复始运行，

圆形被赋予完整、和谐、循环、无限的象征意义，崇

尚圆形成为深植于古人灵魂深处的审美倾向与哲

学理念。 彩陶纹饰的基本类型如人面鱼纹与鱼

纹、人面鱼纹与鱼网纹、蟾蜍纹与鱼纹、鱼纹与鱼

纹、鹿纹与鹿纹等，虽然纹饰不尽相同，但都绘在

一个圆形陶盆内，从平面上看都呈现为环状构图。

同时，从所绘鱼、蟾蜍、鹿等动物的头向来看，所有

图纹呈现出一种逆时针方向的旋动趋势，反映了

先民“天道左旋”的时空秩序认知。 马家窑文化

中的彩陶同心圆旋纹以器腹为中心向外辐射，其

旋转方向多呈逆时针，与北半球的天体视运动方

向一致，形成“旋纹—天极”的同构关系。 陶盆内

绘制的圆形纹样如人面纹、蟾蜍纹体现了先民以

器法天的观念。 如姜寨遗址鱼蛙纹彩陶盆（图 ２）

中蟾蜍的体态浑圆，像满月的轮廓，联想到生活中

的蟾蜍腹部呈白色，像月光清辉，给人的感觉如同

一轮满月。 “鱼的形状为梭形，近于半圆形，颜色

青白，很容易使人想到半月的情形”，蟾蜍和鱼

“分别处于圆环的上下左右四方，代表了月亮在不

同时空的圆缺变化” ［４］。 蟾蜍、鱼属阴类动物，善

于产子，与月亮的母性特征相合。 陶盆倒扣类似

于天空圆形的穹顶，日月星辰附着在天穹上旋转，

彰显着时间的轮回、生命的节律。

图 ２　 姜寨遗址鱼蛙纹彩陶盆

２　 “形神之动”

彩陶是“形神之动”的物质和文化载体，体

现了以“形”写“神”的陶器制作观念。 以“形”

写“神”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通过具象或抽

象的纹饰表达精神观念、宗教信仰和宇宙认知，

把彩陶视为蕴含了人类的想象与心灵寄托之

“神”；二是“形”传达“神”，彩陶的外在形态、结

构、纹饰等可视部分，表现对象的情感、气韵和生

命意趣之“神态”。

彩陶的纹饰并非单纯的装饰，而是体现了先

民对天地与自然万物的崇拜，“那些看似变化多

端、美不胜收的纹饰实际上形成于当时人们对‘神

灵’的信仰，以及与自然现象的真切对话，构成了

人的观念与天地自然及‘神灵’世界的深刻关

联” ［５］，是先民原始宗教、巫术思维的投射，它根源

于早期社会对生命的崇拜。 关于人面鱼纹的寓

意，有“图腾崇拜说”“生死轮回说”“生命之神说”

“生殖崇拜说”等，这些不同的说法深刻反映了先

民对鱼的深刻敬畏与神圣化认知，把生存经验升

华为神圣信仰，升华为一种具有宗教意味的图腾

符号。 在远古彩陶中，以蛙纹象征女性生殖器官

的现象较为普遍，多被绘制在盆形器的底部或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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瓮等器物的肩腹部，体现了先民的生殖崇拜。 马

家窑类型蛙纹彩陶盆（图 ３）中，蛙的肚腹如同孕

妇的肚腹形状浑圆而硕大，象征女性怀胎的子宫，

在蛙的腹部，画有许多小圆点，犹如卵群，暗示蛙

有强大的繁殖能力。 因此，蛙纹被先民抽象为象

征生命繁衍、死而复生的神圣符号，隐含着对生命

繁衍、族群壮大的祈盼，成为远古彩陶纹饰中反复

出现的母题。 此外，像葫芦纹、花纹、叶脉纹等也

是彩陶常见的装饰，在先民的原始信仰中同样占

据重要地位。 植物作为自然界最基础的生命形式

之一，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强大的生殖能力，在先

民对植物的神圣化认知中与动物、天象元素一起，

建构了一个以生命崇拜为核心的原始宗教图景。

图 ３　 马家窑类型蛙纹彩陶盆

　 　 在彩陶中，动物纹、植物纹、山川天象纹等并

非简单的自然模仿，而是通过高度凝练的形态，实

现从“形似”到“神似”的跨越，传递超越具象的精

神内涵。 半坡类型人面鱼纹彩陶盆（图 ４）内壁绘

制的人面与鱼纹相结合。 鱼纹并非具象描绘，而

是以简练的弧线勾勒鱼的姿态，鱼尾摆动线条流

畅，仿佛在水中游弋；人面双目微闭，嘴角略微上

扬，传递出一种神秘感。 生动简洁的线条使静态

画面产生出动态感。 马家窑类型蛙纹彩陶盆中，

蟾蜍呈匍匐爬行状，腹部贴近地面，头部呈圆形，

圆睁着双眼，背部绘有疏密有致的点纹，后肢蜷

缩，前肢支撑，爪张开，仿佛随时跃入水中或跳向

天空，沟通天地、人神，整幅图画笔触简明，形象生

动，静态的器物因纹饰的流动感而“活”了起来。

图 ４　 半坡类型人面鱼纹彩陶盆

　 　 彩陶是“形”与“神”的动态统一，“形”与

“神”在相互依存、转化与升华中形成有机整体。

彩陶的外形是“神”的载体，“神”是超越彩陶外形

所传达出的内在生命力、精神气质和宇宙生机。

彩陶作为日常生活器具，其造型需符合储粮、盛

水、蒸煮等实用功能，但通过塑形（如颈部收束、腹

部饱满）和绘彩，赋予器物庄重或灵动的气质，以

简练的造型语言触发观者的联想与情感共鸣，借

助有限的形式创造无限的精神蕴含，将物质载体

转化为精神符号，达到“形神交融”“物我合一”的

审美境界。 因此，彩陶的“形神之动”可以视为中

国传统艺术理论中“以形写神”美学原则的早期

实践与思想来源，是中国艺术的核心精神之一。

３　 曲线之动律

彩陶纹饰是线的艺术，彩陶上的植物纹、动物

纹、山川天象纹等不仅是一种装饰，更是先民对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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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节奏的视觉编码，体现先民对天地自然运动的

观察与艺术再现，暗合《周易》“生生之谓易”的宇

宙观。 彩陶的纹饰有一个由眼睛到心灵，从具象

到抽象，从实用到观念的纯粹符号的演化过程。

起初彩陶中的鱼纹是具象的，细节清晰，鱼的形象

比较生动。 庙底沟彩陶鱼纹在形式上已基本失去

了鱼形，体形上显得更加细长；马家窑文化中的彩

陶鱼纹则脱离自然原型，简化到了极致，以线条

化、几何化的抽象形式呈现出来。 同样的鸟纹最

初也是写实性的，然后逐渐简化为只有圆点和线

条的符号形式，彩陶中圆曲线弧形加圆点构成的

纹饰就很可能是由鸟的形象演变而来的。 彩陶纹

饰的抽象化历程实则是从满足生存需求的实用标

记，到脱离实用束缚，升华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

文化密码，成为承载先民宇宙观的精神符号。

彩陶纹饰的线有直线、斜线、曲线等多种形

式，其中最美、最具节奏和动感，意蕴最丰富的是

曲线，尤其是圆形。 圆形来自天圆地方的象征体

系，日月星辰都是圆形的并处于运动状态。 孔子

曰：“圆者动，方者静，其见天地之心乎！” ［６］ 圆以

动为性，天道如同轮转不息的圆环，周而复匝，循

环无端，圆为化生万物的根源。 彩陶的器型大多

是圆形的，首先是因为圆形器具容积最大，实用

性强，存储效率高，结构稳定，烧制时不易变形，

更隐含着先民对宇宙、自然和生命秩序的原始认

知。 彩陶的闭合圆环，就像日月运行轨迹，体现

先民对天体循环的观察；圆形器腹的饱满曲线近

似孕妇躯体，反映先民对生命与生殖的崇拜；圆

形陶器作为子宫的隐喻，储存种子或食物，象征

生命的再生；彩陶用于祭祀，圆形代表沟通天地

的人、神、自然三界的媒介。

如马家窑类型彩陶旋纹双耳尖底瓶（图 ５）整

体呈长梭形，上端微侈（外翻），中部饱满隆起，下

端急速内收成尖底，形似一滴下坠的水珠，器型本

身呈现流动的曲线感。 瓶颈（肩颈过渡区）环绕

着等距、等宽横向平行排列的波浪线，形成连续的

带状纹饰，在圆形器身上形成无限循环的视觉效

果，多圈纹饰叠加创造出水面涟漪持续扩散的景

深效果。 腹部圆润饱满，形成流畅的弧面，布满由

旋涡形三角和弧形组成的四方连续之旋涡纹，形

成翻卷回转和旋动奔流之势。 旋涡纹的中心及交

错处点缀以圆点，犹如旋涡之眼，既打破连续曲线

的单调感，起到节奏调控的作用，又通过圆点的大

小变化营造景深，强化空间纵深感。

图 ５　 马家窑类型彩陶旋纹双耳尖底瓶

　 　 再如马家窑文化经典之作马家窑类型彩陶

双耳罐（图 ６），整体呈卵形，最大腹径处弧度圆

润，呈现为饱满流畅的曲线。 肩颈部是平行弦

纹、折线纹、小型旋涡或弧线纹等辅纹，主纹位于

腹部最鼓处，以同心圆作为基点，饰有四个勾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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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大旋涡和八个小旋涡，构建了丰富的韵律层

次，形成旋动多变的节奏和动感，呈现出一幅河

水激流奔腾、飞溅浪花的生命画卷。

图 ６　 马家窑类型彩陶双耳罐

　 　 远古彩陶纹饰通过精妙的曲线语言，在陶器

表面构建出摄人心魄的视觉韵律，使静态陶器获

得惊人的动态张力。 先民将水的流动、星的轨

迹、时的流逝、生命的循环、万物的变易，提纯凝

练为旋转不息的曲线，呈现为对生命认知最直观

的视觉表达，传达出宇宙规律和生命节律。

彩陶纹饰中，单线波状纹、复线勾连纹、同心

圆旋纹、二方连续旋纹、四方连续旋纹的最基本

的构成元素是 Ｓ 线，以 Ｓ 线为最基本的构成元素

形成各种曲线纹样，暗含了中国哲学思维的早期

萌芽，是后世阴阳观念和太极图式的重要来源，

成为中华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符号之一。 太极图

以形似黑白双鱼之阴阳两仪，以圆形包阴阳，阴

阳相摩相荡，创生万物。 太极就是生生之道，生

生的本源，呈现出契合“生生之谓易”的圆融无

碍、周而往复之美。 它既延续着彩陶时代的生命

直觉，又承载着理学家们的形上思考，更是对

“生生之美”的创造性延续。

４　 “动之美”与“美之动”

《周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

之器” ［１］２７８，古代彩陶作为“形而下”之器，既是

先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具有实用功能的器具，又

是呈现天地之道与人文精神的物质载体，体现为

超越性与实在性的统一，从而具有“形而上”的

意味。 先民用自己的生命感应宇宙生命，感悟大

化运行中的万千气象，通过“观物—取象—制

器—载道”，将宇宙运行、存在、时间、意识转化

为可感知的视觉形式，表现生生不息的生命律动

之美，并经由颇具审美意味的彩陶器型和纹饰体

悟气韵生动的大千世界，实现“动之美”与“美之

动”融合与统一。

“动之美”是为“生生”之本然，彩陶亦为“生

生”动律本然的艺术凝练。 “‘生生’韵律的易变

与多样，多样与共生，共生与创生，使‘生’与‘生

生’的状态、姿态、态势更加富有‘美态’” ［７］。 天

地的“生生”之变 ／ 动，其生机盎然亦为“生生之

美”的本根。 人生其间，也随此而生生律动而迁

流不息，亘古永续。 先民体悟到的生生之道，捕

捉自然物象的动态本质，提纯为花瓣、鱼纹、娃

纹、鸟纹、水波纹、旋涡纹等，抽象为点、圆、直线、

曲线、三角形、菱形等几何纹，绘制在陶器上，生

成天地人“生生”共荣 ／ 融的生命机体。 生生不

息的天地人间被抽象为永恒的形式，成为生命活

力的瞬间凝固，“生生”之美的原始凝练。 比如：

锯齿纹、折线纹通过重复排列，形成节奏感，模拟

自然界的波动；鱼纹象征繁殖与丰饶，其游动姿

态体现生命的活力；舞蹈纹彩陶盆用弧线纹、斜

线纹、圆点纹等相隔间饰，既构成视觉节奏，反映

了先民对天地运行规律的认知，又营造一种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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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 这些纹饰凝结于陶器之上，形成一种“凝

动的永恒”。

先民用最朴素的线条和构图，在彩陶上勾勒

出生命的轨迹、天地运行的法则，使静态器物的

纹饰不仅具有装饰性，更蕴含着生命的流动、自

然的韵律和精神的跃动，成为“美之动”的载体。

而当彩陶的器型和纹饰被后世之人凝视时，则会

激活观者的生命体验，通过线条、构图、色彩等形

式语言，参悟生生不息的生命气象，聆听生命韵

律与宇宙秩序的和鸣，体会“美之动”的真正蕴

含。 比如仰韶文化的彩陶网格纹，看似静止的几

何结构，实则通过线条的交叉、疏密和节奏的变

化，模拟渔网撒开时的瞬间张力，成为远古先民

对运动与力的艺术表达，并通过静态结构的潜在

势能激发观者的运动联想。 再如彩陶花瓣纹的

放射性结构，其连续旋转的纹饰形式，在静态陶

面上营造出扩张、旋转或起伏的幻觉，在心理层

面形成花开瞬间的时间延展。 彩陶上的锯齿纹

与波浪纹组合，通过锯齿纹（阳，刚健）模拟山岳

轮廓，好似群峰起伏，象征力量或神性。 波浪纹

（阴，柔顺）象征河川流动，隐喻生命源泉、丰饶

与再生，形成山川纵横的空间叙事，体现了阴阳

协和的宇宙观。 旋涡纹连续重复的构图方式暗

含“四时更替”的循环时间观念和“生生之谓易”

的创生性与规律性的统一。

“生生之美”是动与静的辩证统一，彩陶所呈

现的“动之美”与“美之动”，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审

美辩证体系：既通过艺术形式捕捉天地自然的生

命律动，表现宇宙“生生不息”的本质，将天地自

然的生长、流动、循环与转化凝固于陶器之上

（“动之美”）；又通过艺术形式触发观者的审美体

验，引导观者感知天地自然的生生韵律，在视觉与

心灵的互动中实现“美之动”的完整呈现。 这种

双向互动关系，构成远古彩陶的动律美学，成为华

夏艺术“气韵生动”美学原则的原始范本。

远古彩陶效法天地，“归根到底是效法生之

元，酌取原创力。 创造即生生，创造为天地之本，

也为人间道德秩序建立之本，同时也是艺术之美

产生之根源” ［８］。 “生生之动”将宇宙视为绵延

不绝的生命运动，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生命本

质的审美体悟。 “生生”作为中国美学的核心精

神与发生机制，其本质是以生命动态为本体的宇

宙观在审美领域的显现，而彩陶正是对生命韵律

的形式化捕捉和凝结，是中国美学的“元文本”，

持续滋养着中国艺术的精神血脉，成为生生美学

的原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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